融合东西，交汇南北（上）——论施光南的艺术歌曲 by 梁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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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茂春
融合东西，交汇南北
（上）
—
论施光南的艺术歌曲
感谢金华方面的盛情邀请，此
行我和蔡良玉与大家一起参加了在
金华市金东区东叶村举办的“施光
南纪念馆”开馆仪式，又参观了修
葺一新的“施复亮施光南故居”。
今天（2017年4月16日）又参加了
在新命名的浙江师范大学“施光南
音乐学院”举办的“施光南学术研
讨会”，这都引发了我们对当年与
施光南一起学习、生活的回忆。
施光南是1957年秋（17岁）
插班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理论学
科的，从此我们成了同班同学。恰
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那时，施光
南、蔡良玉和我三个人的钢琴教师
都是青年教师蒲以穆。蒲老师曾安
排我和蔡良玉弹四手联弹，后来我
们成了夫妻。蒲老师又安排我和施
光南弹四手联弹，后来我们成为终
生的好友，直到光南49岁时突然
离世，亲密的友谊保持了30多年。
这次来金华的学者、朋友中，施光
南最早的同学可能就是我和蔡良玉
了，我们心有荣焉。
感谢上苍，让我在此生有这
样一份值得珍惜的友谊；也感恩
Art Songs of Shi guangnan Ⅰ
2017年4月16日梁茂春在“施光南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2017  10  第10 期 
Art of Singing24
光南，他对我的帮助和影响太大
太大了，不仅使我对民间音乐的
兴趣有了极大的提高，甚至使我在
性格、精神面貌等方面都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很得意、
很自豪地写道：“我对施光南的作
品非常熟悉，常常是他的作品‘首
唱’的听者，首唱者就是施光南本
人，而听者往往只有我一个人。他
在钢琴上自弹自唱，他能够模仿男
中音、男高音，还能够模仿女高
音，甚至还能够唱花腔女高音，演
唱轻灵流丽的花腔，是他的绝活，
甚至是他的本色。”①照片4就记录
了这种情况。照片拍摄于施光南的
家中，他的钢琴就在旁边，他先弹
唱完新歌之后，再向我介绍他的艺
术构思。
我原本准备的是一篇论述施
光南艺术歌曲的论文—《融合东
西，交汇南北—论施光南的艺术
歌曲》。现在改为边论述边回忆，
以便大家可以更加具体地了解施光
南艺术歌曲创作的真实情况。
施光南一生的音乐创作涉及
群众歌曲、表演唱、歌剧、舞剧、
舞蹈音乐、器乐独奏、合奏等众多
音乐体裁，我今天只谈其中的一种
体裁—艺术歌曲。我认为艺术歌
1958年夏，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四年制”全班同学合影，后排右一为梁茂春、右三施光南，前排右三为蔡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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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是施光南音乐创作的主要成就，
甚至可以说是他音乐创作的核心和
基础—连他的器乐作品，都有艺
术歌曲的旋律内涵；他的歌剧咏叹
调，都可以看作是他的艺术歌曲的
精华。
他创作的艺术歌曲深刻地反
映了他所处的时代，如《祝酒
歌》《周总理，你在哪里》《在
希望的田野上》等。他通过艺术
歌曲来思考人生，歌唱生活，歌
颂爱情。他的艺术歌曲，是我国当
代音乐的一座丰碑，是中国艺术歌
曲史上的一个高峰。
施光南的名字家喻户晓，是与
他的艺术歌曲普遍流传有关系的。
施光南是真正意义上的旋律大师，
而他的旋律才能，最充分地展现在
了艺术歌曲的创作上。
一、施光南艺术歌曲创作的
三个阶段
先说明一下我对“艺术歌曲”
的概念和限定。本文中的“艺术歌
曲”，专指带有钢琴伴奏的独唱歌
曲；从美学上讲，其艺术品位必须
是高雅的，是歌曲艺术中的精品。
施光南的艺术歌曲创作，大体上从
1959年到1990年，前后三十余年，
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
放之后”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这是施光南艺术歌曲创作
的“初绽期”，代表作品是《革命
烈士诗抄》。这是一部由六首歌曲
组成的声乐套曲；是中国第一部声
乐套曲，谱写于1959年至1960年，
首演于1961年，乐谱于1963年由音
乐出版社正式出版。
声乐套曲《革命烈士诗抄》
写于施光南19至20岁的时候，这
时他刚刚进入天津音乐学院理论
作曲系。②1959年秋，我在天津
十一经路新华书店买到一本由中
国青年出版社新出版，萧三主编
的《革命烈士诗抄》。当我在琴
房里捧读这本新书的时候，施光
南进来了，看到我手上的新书他
非常感兴趣，拿过去就急切地翻
了起来。很快，他就看到了邓中
1983年施光南在梁茂春家中合影 1979年夏，施光南向梁茂春介绍他的歌曲新作（照片4）
夏的《过洞庭》这首诗，当即就
朗读了起来，并且对我说：“你
知道吗？这首诗是邓中夏同志
写给我妈妈的，妈妈在我小时候
就背给我听过，因为妈妈有邓中
夏同志亲笔给她写的这首诗。这
本书太好了！” 他还给我解释
起《过洞庭》的诗句，也使我对
《过洞庭》这首诗有了较深刻和
具体的理解。
真没有想到，当时我只是随
意买了这一本诗集，却引起了施
光南这么强烈的兴趣和共鸣。我
马上把书借给他，不久后，他自
己也买了一本，并开始构思这
部声乐套曲。他从《革命烈士诗
抄》中选出了六位烈士写的六首
诗，分别是：邓中夏的《过洞
庭》，彭湃的《田仔骂田公》，
叶挺的《囚歌》，杨超的《就义
诗》，刘绍南的《壮烈歌》，瞿
秋白的《赤潮曲》。施光南精心
地为这些烈士的诗词谱写了旋律
和钢琴伴奏，组成了一部结构严
谨的声乐套曲，这成了施光南的
成名作之一。整部作品内容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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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革命化，符合当时重视革命传
统的时代潮流。
这部作品于1961年夏在北京文
联礼堂，由全国音协举办的“新人
新作演唱会”上首演，首唱者是天
津音乐学院声乐系学生石惟正（男
中音）。当时我正在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学习，施光南约我一起
欣赏了这部作品的首演。之后，他
又请我到他位于北京后圆恩寺的家
中，在钢琴上从头至尾给我弹唱了
全部六首作品，并讲解了他的艺术
构思。他说：“这六首歌曲，概括
了革命烈士一生的经历—从宣传
革命、参加实际斗争到狱中抗争，
直到英勇就义，最后是歌颂光辉的
革命理想。”
《革命烈士诗抄》给我留下了
极深刻的印象，当时我曾写了一首
诗《一腔热血化宫商—听声乐套
曲〈革命烈士诗抄〉》来表达我对
这部声乐套曲的听后感。③ 
第二阶段是“文革”十年，
这是施光南艺术歌曲创作的“压抑
期”，代表作品是《打起手鼓唱起
歌》《马铃声声响》和《马蹄敲鼓
我唱歌》等。这些歌曲，采用欢快
活泼的旋律和清新跳动的节奏，暗
中“对抗”“文革”时期极其枯燥
的斗争音乐，表现出一位正直的音
乐家的艺术良心。
说这是艺术歌曲的“压抑
期”，第一，是由于“文革”时
期只提倡战斗风格的音乐，排斥一
切抒发个人情感的歌声，在宣扬
“打”和“杀”的“斗争哲学”和
“暴力美学”的驱动下，音乐只留
下了“高快硬响”一种风格，艺术
歌曲体裁受到了全面的压抑。第
二，由于施光南在这一时期谱写了
《打起手鼓唱起歌》等不同于“高
快硬响”风格的歌曲，被当时音乐
界的领导人批判为“资产阶级创作
倾向”“形式主义创作方法”“是
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④音
乐界的掌权者下令封杀施光南的所
有作品：不准出版，不能广播，不
让传播（即“三不政策”），甚至
将施光南本人下放到农村、油田进
行劳动改造，剥夺了他的创作权利
多年。
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
施光南的歌曲，包括他的《打起手
鼓唱起歌》和不久后谱写的《马铃
声声响》等，在“三不政策”的严
厉压制和监控下，竟仍能“不胫而
走”，传唱全国。
施光南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等艺术歌曲，在“文革”的乱世乐
坛中独树一帜。这使我想起鲁迅在
评论晚唐时期陆龟蒙、皮日休等人
的小品文时所说，“正是一塌糊涂
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⑤。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这
是施光南艺术歌曲的“喷发期”。
从1976年开始直到他去世，前后有
《革命烈士诗抄》乐谱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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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四人帮”被打倒之后，
施光南被压抑多年的创作激情一下
子奔腾起来，如《祝酒歌》《周总
理，你在哪里》《在希望的田野
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多情
的土地》等艺术歌曲就像火山爆发
一样地涌现出来，将他的艺术歌曲
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
之后，他谱写了大量歌剧中的
咏叹调，如《伤逝》中的《不幸的
人生》《风萧瑟》《冬天来了》等，
《屈原》中的《众人皆醉我独醒》
《山鬼之歌》《离别之歌》等。
这一时期的作品，是施光南艺
术歌曲创作中的最高成就，是他艺
术歌曲中最具生命光彩的一部分。
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艺术
歌曲的施光南时代”。
二、指向人心的神奇旋律
一条优美的旋律，并不是想
写就能够写出来的。许多时候，努
力、苦干、搜索枯肠、费尽九牛二
虎之力后，或许都无济于事。旋律
的成功率太奇妙了，与刻苦和努力
无法成正比。这里有太多的偶然和
玄秘的因素，有许多不可人为控制
的缘分。
当然，谱写好的旋律需要刻
苦和努力，但更需要的是天才和缘
分。施光南就是这样一位谱写旋律
的高人，他的旋律才能是天生的。
对于他来说，谱写旋律不是一件需
要煞费苦心的事，随便哼哼一下，
一条精妙的旋律就出来了，似乎旋
律女神会经常眷顾施光南。
施光南始终坚信一条音乐创作
的铁律：旋律是音乐的灵魂。他认
为，“特别对于普及性最强的歌曲
形式来说，更是如此。一般人接受
一支歌曲的第一印象，首先就是：
旋律好听不好听！”⑥他说过：
“我的美学观点，就是强调音乐作
品的旋律。”他毕生的奋斗目的就
是创作出美的旋律。
施光南的艺术歌曲以直指人
心的神奇旋律最为动人，最为
“勾心”。就艺术歌曲旋律创作
方面的成就而言，毫无疑义，他
可以被称为“当代旋律大师”。
我没有能力从“旋律学”的理论
上论述施光南的旋律创作的高度
成就，我只能从传播的角度，通
过一些例证，来谈谈什么样的旋
律才是出类拔萃的旋律。
例证之一。施光南在学生时代
谱写的声乐套曲《革命烈士诗抄》
中的第二首《田仔骂田公》，是为
彭湃烈士的诗谱曲的。20世纪20
年代彭湃在故乡广东海丰领导农民
运动的时候，曾经根据当地的“敲
板歌”形式填词创作了一首《田仔
骂田公》（当地方言中，“田仔”
即贫农，“田公”即地主），通过
教农民大众歌唱方式，宣传农民革
施光南亲笔题赠的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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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思想。经过了数十年的历史风
雨，当年《田仔骂田公》的曲谱已
经荡然无存。施光南在创作时，根
据广东民歌的风格特点重新为《田
仔骂田公》谱上了旋律。歌声中的
“冬冬冬”是模仿鼓声，接以羽调
式的民歌化旋律，模写了“大革
命”时代贫农骂地主的吼声。钢琴
部分双手都是“空八度”的伴奏织
体，偶尔采用四度叠置的不协和音
响，也是对“鼓声”的模仿。伴奏
和歌声形成复调对置的关系，有分
有合，非常灵活，手法简单而效果
生动。
这部套曲在首演之后，遂传唱
各地。不久后，“文革”爆发了，
彭湃等革命烈士都受到了无端的怀
疑和冲击，声乐套曲《革命烈士诗
抄》也因受到牵连而销声匿迹了。
我要说的事情是，“文革”结
束后不久的1978年12月初，我和中
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史教研室的徐
士家老师一起到广东海丰地区收集
革命音乐史料。当时，曾碰到当地
不少群众用海丰方言唱施光南写的
《田仔骂田公》给我们听，原来施
光南的作品已像民歌一样在群众中
流传了，甚至被误当成“革命历史
民歌”。这说明施光南在对民族民
间音乐的学习、掌握上确实下了很
深的功夫，这使他创作的旋律能够
像民歌一样众口传唱。
例证之二。“文革”中期，
1972年7月，施光南在北京完成了
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并送到中
央乐团的女中音歌唱家罗天婵那
里，罗天婵亦非常喜欢。当年国庆
节期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
国首播了罗天婵首唱的《打起手鼓
唱起歌》，此后立即红遍全国，受
到众多歌唱家和人民群众的热烈
欢迎。当时我在天津的一场音乐会
上，就听到三位不同的歌唱家先后
演唱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可
见，这首歌曲确实是受到许多歌唱
家和听众的真心喜爱，其欢乐、轻
快的旋律，太触动人心了！《打起
手鼓唱起歌》的曲式是二段体结
构，它的整个副歌部分的唱词全部
是衬词“ ”，旋律充分突出
了维吾尔族手鼓的节奏型，抒发了
欢快、热烈的情绪。钢琴伴奏部
分，则是各种手鼓节奏的综合、串
联。这与当时单调、枯燥的“文
革”歌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
感觉耳目一新。
然而好景不长，《打起手鼓唱
起歌》风风火火地在全国传唱了
几个月之后，从1973年3月开始，
这首歌就受到了当时国务院文化
组领导人的批判，给此歌定的罪
名有：“此歌模仿德国歌剧《自由
射手》”“‘ ’是形式
主义”“一些人成群结队在大街上
唱，怪腔怪调的”。
“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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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已经被禁止广播和出版，因此
他的作品只能依靠口传和以手抄谱
的形式传播。
1 9 7 5年夏秋之交，我作为
天津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到内蒙
古地区的“知青兵团”招生，正
值边境地区的草原上在举办“那
达慕”盛会，于是我去乌拉特中
后旗观摩。附近的“乌兰牧骑”
演出队和歌舞团都集中到草原上
进行演出，甚至把钢琴也拉到了
草原上。我就在那里听到了一位
蒙古族女高音在钢琴伴奏下演唱
《马铃声声响》。这令我感到好
生奇怪，于是就去问这位演唱
者：“你是从哪里得到《马铃声
声响》乐谱的？”她告诉我：
“是手抄来的。”她还给我展示
了手抄的乐谱，还是带钢琴伴奏
的谱子。
大家或许知道“文革”期间有
所谓“传抄本”小说，如《第二次
握手》等，现在我看到了传抄的歌
曲。这使我坚信，能够靠手抄而流
传的旋律，肯定是特殊的、能够活
在人们心里的旋律。
例证之四。这件事就发生在
昨天（2017年4月15日），在“施
光南纪念馆”前的广场上，当时坐
满了从北京、浙江省、金华市请来
的嘉宾，周围则站满了光南的故乡
东叶村的村民们，以及从附近十里
八乡自发前来“迎接施光南返故
乡”的乡亲们。最让我感动的时刻
是在“施光南纪念馆”开馆仪式的
最后，当地村民男女老少都激动地
齐声高唱施光南的《在希望的田
野上》。那歌声在广场四周此起彼
伏、直冲云霄，充分表达了当代农
民盼望农村兴旺发达的心情，也表
达了他们对施光南深厚感情。
我深信，能够反映普通百姓内
心情感的旋律，就是最美的旋律。
以上是我亲身经历的四个例
子。通过这些事例，说明施光南创作
歌曲的旋律大致有以下特点：1.可以
像民歌一样在民间流传；2.能够深
深扎根于广大歌唱家的心灵深处；
3.能够不靠广播、不靠乐谱出版，真
正做到“不胫而走”；4.能够深刻反
映普通百姓的内心向往。
我们这一代（指“四零后”）
的作曲家中，能够达到像施光南
这样对民间音乐熟悉和了解，已
经不多见了。关于他潜心学习、研
究民间音乐的事例太多了，这里我
只说一件事。有一次，光南很认真
地对我说：“你相信吗？我的旋律
老师应该说是程砚秋。是程砚秋
和其他戏曲演员高超的创腔经验
启发了我，是他们的‘依字行腔’
的原则指引了我，开了我的旋律创
作之窍。”
正是由于光南在民间歌曲、戏
曲、说唱等方面都下过艰苦卓绝的
功夫，才使他在旋律创作方面这样
起手鼓唱起歌》才重又广泛传唱，
一直到现在，仍是受到广大听众喜
爱的歌曲。这说明能够扎根在歌唱
家和民众心里的旋律，一定是好的
旋律。
例证之三。正在《打起手鼓
唱起歌》受到批判和禁唱的时候，
倔强的施光南一方面采用给组织写
信申诉的办法进行对抗，同时也
用新的音乐创作来与之坚决斗争。
1973年他又谱写了一首名为《马铃
声声响》的艺术歌曲（韩伟词），
一开始就用“叮叮当，叮叮当”
的衬词，来模仿山间马铃的清脆音
响。因为《打起手鼓唱起歌》中的
衬词“ ”被批判为“形式主
义”，而且批判还正在火头上，现
在施光南又用“叮叮当”的衬词来
写歌，这不是明白无误地表达对抗
情绪吗？朋友们为光南担心，都劝
他不要“针尖对麦芒”地硬顶。
施光南却坚决地说：“‘ ’
这样的民歌衬词怎么会是‘形式主
义’？我就不信这个邪！我写‘叮
叮当’，就是要出这口气儿！”
《马铃声声响》是一首反映我
国西南山区赶马姑娘劳动场景的歌
曲，年轻姑娘赶着马儿把物品或书
信送到各个山乡，马铃声和姑娘的
歌声一起传遍了村村寨寨。这是施
光南在“文革”中谱写的又一首广
受大众喜爱的艺术歌曲。但是当这
首歌曲“出世”时，施光南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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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心应手，使他的旋律充满中国
民族民间音乐的风格特点，这样地
契合中国人民的审美习惯。施光南
的艺术歌曲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其丰富多彩的民族旋律显得美不胜
收。中国旋律之美，语言和曲调结
合之美，在施光南的艺术歌曲中被
发挥到了极致。
施光南不仅喜爱和熟悉民间
音乐，他更重视学习并深刻懂得中
国文化的内涵。他是一位有文化涵
养的作曲家，他把握住了中国文化
的生命力。
他的艺术歌曲的生命力，就在
浓郁的民族意韵之中。而施光南艺
术歌曲的民族意韵，植根于他丰富
多彩的民族旋律之中。施光南的艺
术歌曲对于世界艺术歌曲的贡献，
主要就在他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国
音乐风格。
施光南对于声乐作品的“腔
从词出”和“腔随字转”等中国传
统理论深有体悟，他的歌曲在词曲
结合方面大多是天衣无缝的。他一
方面从前辈作曲家（如赵元任、黄
自、聂耳、李劫夫、刘炽、唐诃、
生茂等）的作品中接受了成功的经
验，更多的是他从戏曲、说唱、民
歌中深入学到了词与曲互为依存的
道理，既不“以词害曲”，也不
“以曲害词”，词与曲的相辅相成
和相得益彰在他的艺术歌曲中有很
多精彩的典范。（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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